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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寺学方培在文学研究中的价值与应用

《林海雪原》的现代传奇与写真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2)

摘要：50年代曲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与中国极其丰厚的传奇文学传统有很深的联系，它

的文本蛄构、叙事方式、人物设计明显发生了向中国民间武使、传奇小说传统审美口味上的倾斜与仿制一

是现代革命的逻辑和传统传奇文学逻辑之间达成的妥协{由于《林海雪原》负栽着政治宣传和非政治的

娱乐两十功能，因此，对叙事文本的战争描写本着真与虚相结合的方法}《林海雪原》在文革中被改鳊成

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基奉保留原作侍奇性背景的基础上．增强了现代革命京剧表演性成份一不过，为把

《智》剧修改的更有“阶级性”，原作中的江湖游侠的传奇色彩被挟成充满阶级仇恨的内容，经过内客和程

式的转换，传奇性与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真正结合起来。总之，从小说到样板戏．传奇被赋予不同的舍，L，

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关■词：再回忆{传奇}改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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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46年冬，一支由30多人组成的解放军小分队，在东北牡丹江的茫茫人雪中神出鬼没．越险

壑，穿林海，翻雪山．出奇兵，先后消灭了数十倍于自己的许大马棒、座山雕、九彪和马希山四股国民

党残余势力，完成了大兵团作战无法完成的赫赫战功。1 955到1956年，当年指挥员之一的曲波根

据这个神奇的故事创作了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作品出版后，它浓厚的传奇色彩和战争写真立即引

起了轰动。1962年到1964年，该小说连续再版，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不断升温。因为这一背景t它

也受到电影和京剧界的“青睐”。1958年，上海京剧团将其改编成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一、英雄传奇的现代演绎

50年代以后，战争硝烟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消散，大批在40年代后期战争中出生人死的将士来

到了和平年代。于是，一段时间内，关于战争的“回忆录”、“故事”和回忆体“小说”成为文学创作和追

述的“热点”。许多第一次拿笔写作的前军人，一夜之间变成作品畅销的军旅作家，曲渡就是其中的

一位。

这些战争小说构成了一种“英雄传奇”现象。应该说，它的出现与中国极其丰厚的传奇文学传统

有很深的联系。传奇小说兴起于盛唐初年，最早的几位作家王度、沈既济、陈鸿，都是史官。他们利

用《史记》以来传记文学的经验，将只是粗陈梗概的小说，改造得体制更为阔大，波澜更加曲折，人物

性格更加鲜明．使之发展成较为成熟的小说类型。照文学史家的话说，传奇小说“全篇荡漾着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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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浪漫色彩非常浓厚，情节也离奇曲折，富有戏剧性。它比较典型地运用了通过幻想反映现实的

表现方法。”[1](“200)至明、清之际．传奇小说创作出现了蔚为大观的景象，《水浒传》、《三国演义》等

具有英雄色彩的作品不仅代表了这类小说的最高成就，而且随着天长日久的传播，变成中华民族一

种特殊的“文学阅读记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更是在千百万老百姓之中有口皆碑。据曲波

说．《林海雪原》的完成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当年战斗在林海雪原上的艰苦岁月，以及战友杨子荣

同志的英雄事迹。另一个因素是同类题材古典小说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说．他讲《三国演义》、《水

浒》、《说岳全传》，甚至可以像说评书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都可以背诵出来。

从《林海雪原》的故事构架看，它来自作者的一段亲身经历：1946年冬，当时任牡丹江军区二团

副政委的他，率领一支英勇善战的小分队，深入到牡丹江一带的深山密林参加剿匪战斗，虽然最后

完成了任务，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杨于荣中了匪首的无声手枪而牺牲，警卫员高波也死于二道河

敌人的一场伏击战中。在进入小说创作之前，上述“故事”还经历了一个口头流传的过程。1 950年，

作者因伤转业到地方担任党委书记，由于经常要对工人进行传统教育，“就讲杨子荣的战斗故事”，

“四年中讲了七、八次，越讲越精炼、集中，越叫座。”∞如果完全照搬原先的故事，尽管其中不乏传奇

的情节，但一定会让听众感觉到冗长和沉闷。因此。既要使工人受到“传统教育”，同时又使故事本身

产生吸引力，叙述者就得对原先故事有意无意地做一些加工、改造，使故事更“精炼”、“集中”和“叫

座”。于是，在《林海雪原》最终成为小说文本的前两个阶段一一“回忆”和“讲述”中．留下了作者对原

故事“加工”和“改造”的痕迹。

为突出小说的“传奇性”，使之显得曲折、惊险和比较“好看”，作者对故事发生的背景、地理形

势、人物形象等做了大幅度地修改，主要方面是：第一，1946年到1947年在牡丹江地区歼灭谢文东

等国民党土匪。主要是二五九旅配合牡丹江军区和台江军区的广大军民，不怕冰天雪地，深入到深

LU密林，艰苦战斗的结果⋯⋯而不是像作品所描写的，单凭着少剑波的机智，多谋和杨子荣等人的

英勇杀敌，就能取得对数十倍于自己力量的敌人的全胜的。第二，据当年参战者之一的冯仲云回忆，

牡丹江当地的地理形势．并“不像书中所说的那样险要”。o在《林海雪原》中．却出现了巍峨险峻的

九龙江，巨石倒悬、阴风飒飒，刮肉透骨的鹰嘴岭；铺天盖地惊涛骇浪般的大风雪，齐腰斩断大树，搅

起雪龙来填山谷、改地形的穿山风；奶头山、威虎山的险要形势，更是被渲染得肃杀、冷酷而多变。第

三，主人公之一杨子荣的原型在抓捕匪徒四大部长的战斗中中弹牺牲，但在小说中，他虽说屡屡孤

身深入雪原侦察，或干脆打人匪巢与敌周旋，却总是有惊无险，连伤都没有负过。少剑波由原来的

“二团副政委”改成了团参谋长，为渲染他战斗间隙中的浪漫爱情，又加入了一个原先设有的卫生员

自茹，等等。《林海雪原》虽因对“历史事实”的修改受到批评，但它的文本结构、叙事方式、人物设计

却明显发生了向中国民间武侠、传奇小说传统审美口味上的倾斜与仿制。读者关于《水浒传》、《三国

演义》、《荡寇志》等古典小说的“阅读记忆”．与《林海雪原》之间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叠合与认同。在作

品文本的意义上，与其说是《林海雪原》的崇高革命精神征服了当代读者，毋宁说征服读者的还有它

的英雄传奇。

《水浒传》写的是流传于北宋年间的一则官逼民反的造反故事。散落各地的一百零八个英雄好

汉、谋士才俊，因为不满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在梁山?自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作品中的人

物虽然性格各异，但共同特点都是武艺高强，个个能飞檐走壁、能掐会算，而且都是古道侠肠、厚义

薄利．在小说中演义了一出出泣天地、动鬼神的人间故事。虽然少剑波的小分队是一支有革命理想

的工农子弟兵，与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性质完全不同。读者却能从《林海雪原》的众多英雄人物那

里．找到梁山英雄的某种“影子”。例如，在侦察兵“坦克”刘勋苍这里，参悟到鲁智深力撼山岳的情

①具体内容参见曲披：《我是怎样写(林海雪原)的》．《山东文学》1 981午】o期．

②具体内容参见李希凡：《关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北京日报》l96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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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从“K腿”孙达的身上，不由想到那个日行数百里的“神行太保”戴宗；由高波联想到智勇双全的

“小李广”花荣；少剑渡既有宋江的将帅之风，也有“智多星”吴用的老谋深算；甚至在一时很难降服、

但身手出众的姜青山的人生轨迹中，可以看到梁山众叛将桀骜不驯却都讲求大义的某种“共性”。座

山雕“威虎厅”的人物设置和其中剑拔弩张的气氛，也受到梁山泊“聚义厅”英雄“排座次”的影响和

启发，不同的是，梁山泊英雄讲的是仁义．座山雕则靠掌握每个人生死予夺大权来维持自己的权威。

另外．《林海雪原》的情节、道白、服饰，以及大口喝酒吃肉的动作中，也都留下了《水浒传》的菜些痕

迹。由此可以看出《林海雪原》对于民间文艺资源的吸收利用。也可以说，只有作品确认了传统传奇

小说的叙事模式时，它的英雄传奇的身份才得到读者的确认。而解放军小分队所代表的革命事业必

须是传统文学秩序的支持者，否则它根本不会有强烈吸引力的叙事功能。于是，在传统传奇小说文

本的运作与现代革命演义的运作之间便可以达成一种秘密的会合与交换。现代革命演义是通过非

政治运作使得小说情节故事在读者阅读中获得台法性的。这当然不是说传统传奇小说的叙事模式

决定了现代革命的意义。毋宁是表明，传奇小说的逻辑与现代革命的逻辑的交换可以进行到怎么样

的程度。通过《林海雪原》不难看出，在小说文本中，这两种运作程序的交锋最终确实达成了某种妥

协：由一个下层民间造反的故事的修改和发展．最后被加上了一个现代革命的结局。即是说，《林海

雪原》要想在当代社会获得成功，它也必须加上两个基本因素：“史官”眼光，离奇手法。它只有通过

“幻想”，才能有效地反映“现实”。

二、战争描写的“真”与“虚”

《林海雪原》负载着“传统教育”和“可读性”的两个功能，换句话说，它作为理想的作品文本的秘

诀是：应该在政治宣传和非政治的娱乐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感。据曲波在《我是怎样写<林海雪原)

的》中追述，1 946年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共打了七十二仗”，而在小说中，只是“概括了四仗，

四个各有特色的战斗。”①连作者也明白，如果真正把单调、残酷而血腥的战争画面原封不动地搬到

小说中来，就会丧失文学本身的娱乐性，最终失去它的读者。因为，战场毕竟是非虚构化的现实，而

小说却是真与虚结台的产物。

消灭许大马棒、座山雕、九彪和马希山四个匪帮，是贯穿全书的四个故事，构成了小说叙述的一

条主要线索。它们又分别是采取“奇袭”、“设圈套”、“将计就计”和“周旋”等互不雷同的战争方式来

设计、完成的。歌颂解放军消灭敌人的英雄事迹是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它与传统战争小说的本质区

别在于，在完成主要情节叙事的过程中，还要额外有意识地完成政治宣传的任务；但小说有小说的

叙事套路和审美原则．它必须避免“做报告”和“回忆录”的干巴与生硬，避免平铺直叙和过于真实．

做到真真假假、路回峰转。为读者留一个猜测与想象的文学空间。所以，在主要线索、主要战斗之外，

作品见缝插针地安排了跟踪一撮毛、巧遇蘑菇老人、少剑波白茹恋爱、夹皮沟发动群众、智斗神河庙

老道、青年猎手跳悬崖等多条辅线，以及多种日常生活的场景。《林海雪原》顺带还对风光奇异的雪

原，太阳沉没的森林，空旷辽阔的大甸子，和人烟罕至的基密尔大草原等具有东北地理特色的景物，

做了绘声绘色地描写。

小说一开场，作者就把我们带人到许大马棒残匪屠杀杉岚站群众后鳍下的血腥场景之中。这个

情节通过对时间(刚刚土改)的选择构筑了这样一个阶级对立的戏剧冲突：一个村庄的日常生活和

帮助农民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队员遭受外来恶势力的疯狂践踏。作品展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特写：

全村一片火海，草垛、房屋都在燃烧，烧着的牛、猪发出刺鼻的苦涩和腥臭难闻的气味；村中央许家

车马店门前广场上，摆着一口鲜血染红的大铡刀，血块凝结在刀床上．几个人的尸体，一段一段乱杂

杂地垛在铡刀旁；井台旁，躺着一个婴儿的尸体，没有枪伤，也没有刀伤，显然是被活活摔死的；西山

④具体内容参见曲渡：《我是怎样写(林海雪原)的》．《山东文学》1 981年lo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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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坡的大盘龙松上，吊着九个工作队员的尸首．六男三女，都用刺刀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每人只剩

下一只耳朵。40年代中后期，在土改运动刚刚开展的各个新解放区，类似残酷、恐怖的阶级报复时

有发生。这种写实的手法无疑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感”，而它的进一步延伸，则为小分队的战场写真

提供了可信的根据。借助上述场面，人们还可以联想到乡村日常生活秩序遭到破坏之前的情形：家

人团圆、平安与和谐、准备过年的习俗和杀猪宰羊的生活体现的稳定和延续感。由此，很自然地把剿

匪的真实性建立在维护伦理秩序的基础上．许大马棒人一出场，就变成了反伦理、反普通社会和日

常生活秩序的恶的暴力的象征。

与这一场面设计形成对照，少剑渡率领的解放军小分队一出场，就代表了扬善抑恶、伸张正义

的力量。他们没有动刑，仅仅使用了象征性的恐吓手段，即制服了阴险狡诈的小炉匠。在攻取形势

险要的奶头山时。先是战士们沿着系在悬崖的绳子从天而降．直捣敌巢，接着是杨子荣在山下佯攻

形成夹击，最后，也不过是“十几名特等步枪射手，一阵猛射，七八个匪徒碌碌坠下百丈陡壁”，刘勋

苍小队对着洞口“一阵暴风雨般的猛射”，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全胜。第十五、十九、二十和二十一等4

章描写的“智取威虎山”的这场戏。采用的也是避实就虚的手法，处处有惊无险。比如，杨子荣凭着许

大马棒副官“胡彪”的身份，一串对答如流的土匪黑话，一张“先遣图”．就骗得了老奸巨滑的顽匪头

子座山雕的信任；更不可思议的是，逃到威虎山的“一撮毛”栾平虽然当众戳穿了杨子荣的“共军”身

份，他一番巧舌，居然也能应付过去，而且还借座山雕之手杀了栾平。就连座山雕暗堡密布、地道如

网、堪称一道“天险”的威虎山，只有一个内应、一场“百鸡宴”，20分钟之内也被小分队一举拿了下来。

不仅读者，就连当时有关《林海雪原》的文学评论，也对作品这种虚实对照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示

了热情的肯定。侯金镜认为：作者把主要英雄人物“都放在重大冲突和惊险的情节中去表现，并且适

度地夸大了他们的行动”，“就必然显出了传奇色彩”。他同时指出，真实的“战斗当然不会象书里描

写的轻而易举”，但“作者描写的目的不是战斗本身”，而是借助“夸张”、“烘托”等手法，来显示杨子

荣等英雄身上传奇性的异彩．是读者把他们“当做学习怎样生活、怎样做革命者的教科书来对

待”①。针对当时有人批评作品个别情节缺乏真实性的意见，李希凡辩护说，小说描写中“丰富的着

色，不仅不是它的缺点，而且是它的创造。就《林海雪原》的艺术形象内容的要求来说，它并没有损害

了它所反映的生活真实，而是烘托了、强化了它所反映的生活真实”o。当然，小说作者在对战场虚

实描写上的偶尔失控，和由此引起的争论，反映了不单单是这部作品，也包括50、60年代不少战争

小说在处理政治宣传与非政治的娱乐性问题上的艰难。审美的娱乐性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是一个被

“革命”话语所压抑的表现领域，所以，它在当时作家的创作中都曾有过十分别扭的“经历”。但读者

又不满意于纯粹的说教，这就使那些缺乏丰富、成熟的写作经验和刚刚“出道”的作家，一开始即在

这两种话语要求之间犹豫不决，左右为难。《林海雪原》作为战争题材小说本应有的艺术震撼力因此

而减色了不少。

三、经小说改编的现代革命京剧

实际上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在小说和搬上舞台的京剧存在着较大的非政治运作空间·《林海雪

原》才在文革中再次被修改，呈现阶级斗争的主题部分被强化，而非政治的娱乐性被进一步削弱或

砍掉。据杨鼎川的《1967：狂乱的文学时代》一书考证，严格意义上的京剧现代戏，大概要从1 958年

文化部召开的“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算起。这一年．上海京剧院上演了根据小说《林海雪原》改

编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稍后又有《赵一曼》、《白毛女》，及小戏《审椅子》、《追肥记》、《柜台》和

《战海浪》等推出[2](p．37)。

①具体内容参见侯金镜：《一部引人人胜的长篇小说，t《文艺报》1958年3期。

②具体内容参见李希凡：《关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t《北京日报》196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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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经小说改编的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经历的的正是这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首先是更名的问题。原作《林海雪原》是由四个有联系的战斗故事组成的，京剧《智取威虎山》截取的

只是其中一个故事．也是最具“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初看上去，《林海雪原》象是一个比较普通和常

见的小说题目，为了追求背景和故事的传奇性，它花去大量笔墨描写当地的奇山异峰和暴风雪的情

状；由于小说的叙事空间相对较大，于是便有蘑菇老人的神奇传说、小白鸽的小儿女爱情穿插其间。

有一段是写少剑波与小自鸽在感情“挑明”之前男女双方的挑逗、暗示的场面：“什么?’白茹意味深

长地故意惊问一声。‘没什么。’少剑波很不自然地羞红了脸，‘我想让你帮我抄写一下报告，这次的

报告太多太长了。’白茹看他那不自然的神情，这是她这位首长从来没有过的，尤其是对她自己。此

刻她的内心感情已在激烈地开放。可是她又怎样表示呢?说旬什么呢?按平常的军规当然应该答

应一声‘是j’可是她偏没这样．而是调皮地一笑，‘那不怕同志看见批评不严肃吗?’⋯⋯。”这段描写

确实突现了《林海雪原》题目本身的传奇色彩，但显然也损害了人民军队舍生忘死的革命斗争精神。

或许正因为“林海雪原”的叙述框架容易装进旧式小说的风花雪月、儿女情长和各种花花絮絮，也由

于京剧舞台的叙述特点的限制，原作很自然地更名为《智取威虎山》，剧情被浓缩到围绕威虎山“智

斗”座山雕而展开的一场戏当中。经过这样的剪裁，京剧《智取威虎山》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军队“武装

斗争”的主题，“非政治”的叙事也随之跟着压缩下来。不独是《智取威虎山》．另外几部现代革命京剧

也都经历了这种政治意义上的“更名”，比如，《沙家浜》从沪剧《碧水红旗》、《地下联络员》和《芦荡火

种》改为现名，沪剧及昆剧《红灯传》、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电影《自有后来人》被一并放弃，改成

《红灯记》等。正如当时有人所强调的那样：“戏剧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当前戏剧活动的迫

切任务，对待现代戏的态度如何是阶级斗争在戏剧战线的具体反映之一。”哪

其次，是人物形象设计和关系的变动。1969年底，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连续发表了两

篇论述为什么要改变小说原作人物关系的文章。他们指出；“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关系，是革命利

反革命的关系，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的关系。在社会主义舞台上，反面人物永远是

正面人物的陪衬，在气势上，后者一定要压倒前者”，艺术“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认为，

“这是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学。在小说中，少剑渡基本是“第一号人物”，他所占的篇

幅明显多于另一个主要人物杨子荣。在京剧中，杨子荣压过少剑波被确定为“第一号人物”。他智勇

双全、光彩夺目，一出场，即展示了“打虎上山”的几个漂亮“亮相”，和气吞山河的一段演唱：“穿林

海．跨雪原．气冲霄汉。⋯⋯面对群山。”这段演唱抒发了主人公克敌必胜的革命胸怀，同时预示着．

他担当着智取并最终制服座山雕的主要任务，决定整个战斗的成败。剧中的少剑渡．只是为他打打

下手，在夹皮沟做点发动群众的辅助工作而已，因此，唱腔的设计比较低、平·光彩和力度都显不够。

由于剧本演出阵容的调整都围绕杨子荣而设计，他的唱腔自然成为《智》剧的主旋律，以至毛泽东亲

自指示，把他唱段中的“迎来春天换人间”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小说原作中，遭到座山雕等人抢

掠的夹皮沟，一派死气沉沉、腥风血雨的景象，除了几个怒气冲冲然而无奈的汉子，其他群众都谈

“兵”色变，在敌人的邪恶面前个个噤若寒蝉。座山雕等众匪则气焰嚣张，根本就没把夹皮沟故在眼

里，还准备等“百鸡宴”一过，年后下山将解放军小分队一举歼灭。到了京剧中，夹皮沟的群众被描写

得同仇敌忾，非常自信，座山雕等反而十分萎缩，充满了死到临头的气象。另外，小白鸽没了，换了一

个不会谈情说爱、只知道发誓要报“阶级仇”的男性十足的小常保。而在小说中还比较狡猾的小炉

匠，则完成被塑造成了一个在观众跟里极其可笑、愚蠢的反面人物。另外，最后定稿的《智取威虎

山》把最早版本中设计的神河老道、一撮毛、蝴蝶迷、栾平老婆等一连串反面人物的戏统统换掉。在

①此处所引的具体内容参见中国剧协主席田汉在第四届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谀话。

②具体内容参见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形象》，《红墟》l 969年11期；《源于生恬，高于生

活》．《红藏》l96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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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再不是杨子荣围着座山雕打转，而是座山雕让杨子荣牵着鼻子满台走。

经过改编的《智取威虎山》，在基本保留原作传奇性背景的基础上，增强了现代革命京剧“表演

性”的成份。不过，为把《智》剧修改得更有“阶级性”，原作中具有江湖游侠色彩的传奇内容被换成了

充满阶级仇恨的内容，例如，夹皮沟群众对国民党残匪暴行的集体控诉．小常保字字血、声声泪的大

段表演和唱腔等；又例如．为表示剿匪决心和必胜信心，或庆祝胜利而组织的全体正面演员的领唱、

合唱，等等。于是研究者发现，“传奇性”经过一番内容和程式的置换，与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真正结合

起来了。曾执笔写过《沙家浜》剧本的作家汪曾祺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中国也曾提过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后来又修改成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叫做‘两结合’。怎么结合?⋯⋯

有一位老作家说了一句话：没有浪漫主义是个立场问题。我琢磨了一下，是这么一个理儿。你不能

写你看到的那样的生活．不能照样写，你得‘浪漫主义’起来，就是写得比实际生活更美。更理想一

些。”[3](。217～z18)孟繁华也指出：“作家在创造这些人物和故事时，他们更注重的是文学文本背后

的第二语义指涉，即如何才能更完美地表现出革命历史的辉煌和主人公的光彩”，“因此这些作品充

满了英雄浪漫情怀。”[4j(p．38)这是因为，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浪漫主义一直是有着表演性的文

化性格和审美期待的。加之京剧是综合性的艺术．它不只关乎思想主题的运作程序，还广泛地涉及

音乐、美术、舞蹈、表演等等艺术。文革中，《智取威虎山》剧组在全国各地上演时场场爆满，大礼堂、

剧场和露天演出场所可以说是人满为患，盛况空前。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唱段，在广大青年观众中

被竞相传唱，红极一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数年，这个著名唱段还反复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

各种庆祝活动、京剧清唱、北京长安大剧院，包括民间的娱乐场合。90年代，《智取威虎山》和其它样

板戏一起复排公演，不仅重新激发了中、老年观众的历史“怀旧“晴绪。而且也博得了不少青年人的

好感。据说连演突破了百场记录，创造了90年代红色经典“艺术接受”的现代传奇现象。

从小说到样板戏，传奇性一直是这部作品葆有艺术魅力的秘诀之一。不过，因为时代、读者和观

众的不同，这种传奇性被赋予了不尽一致的含义，也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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